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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创作的十年走向   

作者：于平   

    内容提要：该文认为，作为当代人观念并付诸当代人行为的“中国古典舞”，是对中华

民族传统舞蹈的当代阐释。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及变革动议，分析中国古典舞的

复古运动与形式思维，该文将注意力特别指向了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建构与“古典”新变一一

认为中国古典舞身韵建构作为一种系统语言机制，一种系统运动方法的逐步完善，必将对中

国古典舞的创作走向发生重要的影响。群舞《黄河》创作的成功便是一例。这“成功”说明，

对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建构己不仅仅是复活“古舞之典”，把握“古典之韵”的问题了，需要

建构的恐怕还包括“古典”本身。当代人心目中的“古典”，应该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

续，应该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 

 

    引言：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曙光 

 

    中国古典舞，在当代人的观念中，不是戚夫人的“翘袖折腰”，不是杨贵妃的“霓裳羽

衣”，也不是曹子建的“凌波微步”和李太白的“歌月舞影”……作为当代人观念并付诸当

代人行为的“中国古典舞“，其实是对中华民族传统舞蹈的当代阐释。关于这一点，北京舞

蹈学院中国古典舞学科带头人李正一教授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我们搞中国舞蹈，首先应当

注重的是民族精神。传统 的舞蹈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历史沉积，但民族精神却不会永远框定

在传统的舞蹈中。中国舞蹈的传统显然不能在我们手中划句号。我们孜孜以求的中国舞蹈的

民族精神，应该能和时代合拍，应该能使自己的历史在时代的重新阐释中获得新的生机”（载

《舞蹈》1999 年 8 期）。因此，无论是李正一、唐满城对古典舞“身韵”课的建构，还是孙

颖、高金荣对汉、唐“古典”舞风的溯寻，都是当代人所理解、阐释的“古典”舞蹈．这种

基于当代民族精神的多元历史阐释，正是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曙光。 

 

  一、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及变革动议 

 

    对民族舞蹈历史的当代阐释，其实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创造行为。这一行为在以“解放

思想”为旗帜的新时期中显得异常活跃．且不说十年来绵延不断的舞蹈“仿古”风，仅就舞

蹈界以舞剧《丝路花雨》作为“解放思想”的第一声呼应，就足以见得舞蹈的“仿古’，并

不是真正的“复古”，而是一种“创新”的契机。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检省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关于  “中国古典舞”之称名的理

论探讨，舞界学者多有见仁见智之语。但众多学者的仁智之见中至少有一盲点：那就是在中

国古代舞蹈的历史发展中，从未有人把“古舞之典”作为一个实体来加以探讨并趋以认同．如

果说有，孔子的“乐则《韶舞》”或可谓一例：但国民“重现世”的人生态度很快就把它转

换成“乐民之乐”，则“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语）的命题了。舞蹈的历史是舞蹈不可割

裂的精神流变史，历史的舞蹈在当代还值得重新提起的理由，其实是当代舞蹈者精神的无所

皈依或灵魂的出窍走火．认定戏曲舞蹈是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我以为首先还不是基于那

一舞蹈形态与民族的审美意识有多少锲合，而是它作为一种较为完全意义上的表演艺术提供

了我们可以相对恒定地去把握的舞蹈程式．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潜在的参照显然是充分程式

化的古典芭蕾而不是以自娱为主的、随机地生成着的中国民间舞。检省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

存，指出它存在于戏曲那一综合样式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第一，戏曲的基本

特征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舞蹈主要是以“演故事”为已任的描述性语言；第二，戏曲

舞蹈外观形态上的“圆、曲、拧、倾”的风貌，就其静态造型而言，体现的是把时间流程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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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空间座标上的“线的艺术”的精神；而就其动态轨迹而言，体现的是以“起、承、转、

合”为途径、以“中和”为标的运思逻辑。不把思考贯彻到这一步‘就无法理解中国古典舞

的创作为什么每每以历史故事（更多的甚至是戏曲艺术演示过的历史故事）为蓝本，就无法

理解在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体系初具规模后为什么还会提出戏曲舞蹈要“舞蹈化”的主张。 

 

    新时期伊始，我们所面临的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主要还不是指戏曲艺术中的舞蹈，

而是指北京舞蹈学院及其前身北京舞蹈学校逐步完善着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和《小刀会》、

《宝莲灯》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舞的舞剧典范。事实上，这种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对新时期

中国舞蹈的创作来说，远不只是一个“古典”风格的参照的问题，而同时还是一个“民族”

品格的尺度的问题 ．有悖于中国古典舞动作风格和结构逻辑的舞剧创作，可能会因此而被

剥夺“民族舞剧”称名的资格．那个曾参与《小刀会》的创作并饰演周秀英的舒巧，其舞剧

《奔月》的遭遇便是如此。《奔月》的出现，是中国古典舞创作在新时期伊始的变革动议之

一。舒巧及其合作者认为；《小刀会》、《宝莲灯》“这两个舞剧的语汇基本上属于戏曲舞蹈。

它只吸收了戏曲之唱、做、念、打中的‘做，和‘打，加以发展，因之表现手段较单薄”（载

《舞蹈》1980 年 I 期）。舒巧这时只是隐约地感到，戏曲舞蹈作为一种舞蹈语汇，与她所表

现的人物性格、尤其是性格化人物的内心世界有距离。她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种距离在于中

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作为描述性语言更受制于戏曲艺术的行当专属性（主要是大武生和青

衣）。后羿不是项羽，因之，做原本浑重、隐沉的“山膀”，不妨把力点收到臂根、肘以上及

腕部肌肉全部放松，以示其失望、无奈的神态；嫦娥不是虞姬，做“斜探海”当然也就不必

非要用“顺风旗”或“托按掌”的手位，可以让其双手自然下垂，以示其偷食灵药后的木然、

伤感的神情(  )．对于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既定风格，舒巧所能做的只是部分地变化动作

的韵律节奏及连接关系，变化舞姿的固定搭配以至造型本身．强调舞蹈语言的风格服从舞剧

人物的性格，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来说，舒巧或许没有错；但如果以如此草率的方式作为对中

国古典舞已相对程式化的语言系统的变革动议，舒巧理所当然不会成功。 

 

    与之同时或略早一些，甘肃的舞蹈家们致力于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了．其创作的最

初动议，是要搞一种既有中华民族风格、又有甘肃地方特色的舞蹈。每个地方当然都有自己

特色的舞蹈，这通常是各地的民间舞．放弃眼前的活舞蹈而力图去复活一种历史的舞蹈，固

然是因为敦煌莫高窟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骄傲，提供了丰富的舞蹈形象资料；但事实上也体

现了刘少雄等重建一种“中国古典舞”的创新精神。因此，《丝路花雨》的创作对于中国古

典舞历史遗存的另一种变革动议，不同于《奔月》的从舞剧人物性格出发去改造中国古典舞

的历史遗存（ 尽管这种改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而是为重建一种“中国古典舞”的系统

语言寻找故事框架．起先，他们搞了个“三幕五场、横贯千年、包罗万象的大戏，打算通过

敦煌的命运反映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结果，第一幕写了唐代，诉了画工苦；第二幕写清朝，

说了民族恨；第三幕写到解放后，唱了光明赞··一象个杂货铺子，好几个主题在打架”（《舞

蹈论丛》1980 年 2 期）。事实上，编导们潜在的动机并不是“通过敦煌的命运反映整个中华

民族的命运”、，而是通过“敦煌的命运”来呈示“敦煌舞”另一种“中国古典舞”。否则，

我们实在无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把女主角英娘置于舞伎这一身份中。好在英娘是舞

伎，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反弹琵琶舞”为代表的“敦煌舞”语言风格（顺便说一声，高金荣

的  “敦煌舞”教学对于强化这一语言的风格特征和完善这一语言的系统机制是有卓著贡献

的），舞蹈界同时为民族舞蹈传统的光大和中国古典舞语言的出新而欢呼雀跃。 

 

    二、中国古典舞的复古运动与形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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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月》被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所摒弃与《丝路花雨》对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的

扬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然，说《丝路花雨》对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扬弃是就一种特殊

意义而言的一一即《丝路花雨》扬弃了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之“独尊”、“唯一”的地位，中

国古典舞的“多元”局面（哪怕是“多元”的假象）在这种扬弃中出现了 

  

   《丝路花雨》在当)代舞蹈史中的地位是不容、也无法抹煞的．成功地创造一种新的民族

舞蹈的语言，这对舞蹈家们很有诱惑力。中国民族众多且地域辽阔，既往的舞蹈语言风格的

差异总是以不同民族的舞蹈或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舞蹈来界分的；换言之，是民族舞蹈空间

分布的共时状态。而现在、人们仿效《丝路花雨》而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再度企望把时

间流程凝定在空间座标上（当然，凝定的前提是要把随时间流逝的历史复活）．于是，一场

浩大的舞蹈“复古运动”，在神州大地上风靡席卷：湖北作为楚国故国，一展《编钟乐舞》

柔态；河南作为汉墓画砖之地，一现《汉风》雄姿；陕西作为盛唐京畿，一示《长安乐 

舞》英气……当上海舞蹈家以其商业都市的特殊文化精神，用历代舞风来展销历代服饰之时，

我以为其《金舞银饰》是舞蹈“复古运动”，的谢幕了；但谁知还有补头续尾者：山东的《祭

孔乐舞》和北京的《清宫行》又翩然而至·· 

    作为中国古典舞的一个或一组具体作品，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位“复古”者都去

考虑其语言风格构成的系统性问题。而上述种种“仿古舞”以“组舞式”的结构方式出现，

足以见得其主要是展示一种舞蹈语言风格，而不象舞剧那样考虑其语言的系统构成。这或许

正是其较之《丝路花雨》所建构的“敦煌舞”而言的不足或曰肤浅之处。本来，“仿古“就

《丝路花雨》而言是一种“创新”的行为，而仿“仿古”就行为本身而言则有东施效颦之嫌，

更何况后者还由建构一种新的中国古典舞语言系统退到罗织一些散杂的舞蹈风格造型上去

了。当然，这可能有其客观原因：比如没有敦煌莫高窟提供那么丰富的舞姿造型，没有高金

荣那样的舞蹈教育家去钻研训练体系以和创作语言呼应；但由此我们也认识到，一种舞蹈语

言风格的系统构成，不是能轻易确立也不是能随意毁弃的。在新时期的舞蹈“复古运动”中，

堪与《丝路花雨》媲美的，我以为是孙颖创作的舞剧《铜雀伎》如果说，《丝路花雨》实现

着“扬弃”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之“独尊”、“唯一”的地位；那么，《铜雀伎》所寄寓的

孙颖的厚望，是“扬弃”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那一语言系统本身。孙颖认为，宫廷舞蹈是历

史上古典舞蹈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其由于文人学士的参与制作而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它

影响着当时舞蹈文化的发展动向与潮流；而戏曲舞蹈是代表市民文化的一种古典舞蹈，其间

的女性舞蹈是封建社会趋向没落时期一一就舞蹈者而言是小脚时代的产物。可以看出，为着

呼唤一种强健、闳放的古典舞风，孙颖身体力行地要构建汉代古典舞的语言系统。他别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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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只能又用一名舞伎一一郑飞篷当舞剧的女主角，为的是更有效地展示包括“盘鼓舞”在

内的汉代古典舞的系统语言风格。应该说，《铜雀伎》作为一种系统的中国古典舞的语言建

构（如果有可能，我想孙颖会努力完成与之相呼应的训练体系的），其把历史带入现代的行

为作为对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改造，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典舞“复古运动”的种种尝试，尽管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当代人的理解，但其动态

形象的形式比照物作 为一种历史精神的物化状态，往往制导着“复古”者的思维方式。复

古者旨在复活一种古代的舞蹈风格样式，舞蹈形式纯粹风格的展现成为舞蹈创作的首要目

的。不仅那些“组舞式”的仿古舞是如此，就是“舞剧式”的仿古舞，舞剧主角身分的确定

也主要是为着那一目的的。因此，无论是《丝路花雨》中的英娘，还是《铜雀伎》中的郑飞

篷；其身分都被确定为舞伎，似乎不如此就不能将既与人物性格刻划无关、又与故事情节发

展无关的“反弹琵琶舞“、“盘鼓舞”搬上台面。其实，这种形式思维的创作方式在中国古

典舞历史遗存的语言系统中也存在着。当我们以戏曲舞蹈的大武生和青衣的舞蹈风格为基因

建构中国古典舞语言系统之时，大概不曾料到在十几年后会出现那么多的“霸王别姬”和木

兰从军”．选材的撞车并非我们的编导如何有感于霸王、虞姬的死别之情，又如何有感于木

兰替父从军的报 国之举；而是此间正是我们的大武生、青衣之舞风的用“舞”之地。以形

式思维的思维方式看，霸王和虞姬正是大武生、青衣最充分有效的载体，而木兰则聚二者于

一身，当然更为理想。本来，戏曲舞蹈作为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其形式对创作思维的最

大约束便是这种行当专属性，这种约束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人物类型化．许多面对中国

古典舞之历史遗存而立志重建者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匆忙地丢出上些支离破碎的

历史舞蹈残片，有的痴迷地推出套转不灵的历史舞蹈逻辑。前者谈不上舞蹈语言的系统性，

而后 

者只能以历史中的舞 伎作为那一历史舞蹈逻辑的载体．这种对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变革

动议，由于其形式思维方式与被变革者毫无二致而收效甚微． 

  三、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建构与“古典”新变事实上，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语言系统并非

完全失效。从 80年的一届全国舞赛到 86年的二届全国舞赛，在舞蹈创作类型风格的三元格

局中，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语言系统有效地推出了三人舞《金山战鼓》和双人舞．《新婚

别》． 

    《金山战鼓》的编导之一庞志阳说：“我们将戏曲舞蹈中的跨腿、大踏步、掖腿转、小

垛泥、扬手踏步等动作有机地揉合起来；把这些动作和舞姿的幅度拉开，扩大，并以腰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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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运动的动律牵动全身，使这些动作流畅自如地、有刚有柔地活动在梁红玉的主题旋律中，

这就形成了梁红玉的主题动作”（《舞蹈》1981 年２期）。这其间颇为而耐人寻味的是，

戏曲舞蹈中的一些动作，要“拉开”、“扩大”并“有机地揉合”才能“流畅自如”地成为

符合人物性格的主题动作；那么这些被变革的方面是否就是戏曲舞蹈的缺憾呢？《新婚别》

的间世，可以窥见到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由一种(本贴 来自： 零舞网 )教学语言进入创

作语言之时，仍然需要进行上述方面的变革，是的，《新婚别》仍想重现近三十年前《宝莲

灯》、《小刀会》等中国古典舞的严谨程式和完美风格，只是这种“重现”是更高历史层面

上的复归。从人物的情感逻辑来结构舞蹈，相当于叙事结构来说，无疑强化了舞蹈动作逻辑

本身的流畅性；这种中国古典舞的创作风格，在不久前出现的独舞《江河水》中得到了较充

分的体现。作为一个自觉的实践者，  《江河水》的编导盛培琪说：“对传统（舞蹈）的新

认识使我不甘居于对其忠实的掌握，我并始思考由课堂训练向舞台表现过渡的新课题……作

为课堂组合，其实质是训练学生的技能和掌握动作的方法，它最主要的准则是科学与否。舞

台作品则偏重于形象和情感的表现。为使两者尽可能地接近，我在《江河水》的组合设计中，

先从形象出发……刻意在最具特质的动作、节奏及其有机变化上下功夫：精心提炼，因为这

些因素正是构成舞蹈形象的实质”（《舞蹈艺术》27 期）。请注意，用戏曲舞蹈语言来创

作《金山战鼓》和《江河水》，庞志阳说的是“有机揉合”而盛培琪说的是“有机变化”。

所谓“有机”，这里是指舞蹈语言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从“揉合”到“变化”，确实体现了

中国古典舞创作语言运用的 某种实质性变化。这种实质性变化可以说导源于中国古典舞历

史遗存的建构者们本身，导源于李正一、唐满城二位教授的中国古典舞身韵建构。 

    事实上，并不只是中国古典舞的“复古”者们意识到了戏曲舞蹈作为一种舞蹈语言的历

史缺憾；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建构者本身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直感是中国古

典舞的历史遗存尚不够“舞蹈化”。有人为之惊诧并诘难道：戏曲舞蹈还要“舞蹈化”？如

果我们知道中国古典舞的建设，最初其实是以戏曲舞蹈为构件而以古典芭蕾为构架的话，我

们就能理解，中国古典舞的建构者们希望其动作风格系统能成为一种纯粹语言构成并因而使

教学语言与创作语言逐渐实现同步。对今天已初步实现的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这一实质性

转变，我称为由一种行当专属性语言转变为一种 情思同构性语言．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建构

是与新时期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促发这一构想的动机，就是上述所谓“舞蹈化”的问题。中

国古典舞之历史遗存的“舞蹈化”，当然不能去搬用古典芭蕾的舞蹈逻辑，而是要在我们民

族丰富的人  体动态文化遗产中把握一以贯之精神风韵。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之外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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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三大显著特征：一是身体运动的“划圆”轨迹，二是“划圆”运动的反胴倾向，三是

胴体腰椎的枢纽作用．我比较系统地看了李正一教授及其高足黄佳敏的中国古典舞身韵课，

以为身韵建构实质上首先是对处于混沌状态的中国古典舞身法的解析一一我称为“混沌开

窍”，由上述三大特征所决定，这个“窍”又首先是从腰的平圆运动轨迹来“开”的．建构

者们(     )在传统人体文化中找到了依据，这就是戏曲表演大师钱宝森的“轱辘椅子”和

武术中的“云肩转腰”．腰的平圆运动轨迹以空间方位座标为比照，被解析为八个点段。身

韵术语分别名之为“冲、靠、含、腆、移”。平面“划圆”轨迹的解析与粘合，不能没有  

“划圆”运动的反胴倾向。平面轨迹上的“反胴”，无疑要破坏“划圆”运动，于是又以更

为基本的体动要素“提、沉”来贯穿．“欲靠先冲”的反胭倾向，通过“提、沉”的渗入，

把平面上的直线运动转化成立面上的“划圆”运动……从这一基本建构思想出发，于是有了

中国古典舞“身韵”的系统建构，于是有了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当代新变。在这篇谈中国

古典舞创作的短文中，我们不可能铺张身韵的系统建构，但也不可能忽略系统建构的身韵．因

为，中国古典舞身韵建构作为一种系统语言机制、一种系统运动方法的逐步完善，必将对中

国古典舞的创作走向发生重要的影响。 

群舞《黄河》的问世，就其舞种的归属问题，引起了小小的争议。以“古舞之典”的目光来

看，它当然就不是中国古典舞；但从一种运动方法或一种语言机制来看，它不是中国古典舞

又是什么呢？当身韵建构使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教学语言摆脱其“行当专属”之后，它便意

识到在其创作语言以“情思同构”的风貌出现时，未必能迅速改变社会接受机制中的“古典”

定见．但显然，不能因难以改变而不去改变；否则，中国古典舞就其精神风韵而言，有可能

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无论我们复活多少“古舞之典”都无济于事．历史步入今天，对中

国古典舞的当代建构已不仅仅是复活“古舞之典”、把握“古典之韵”的问题了，需应该是

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续，应该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应当承认，身韵建构作为一种

语言系统的建设，在其教学中当不能达到风格训练与功能训练的整一；而在教学语言与创作

语言的同步上也还有距离．但后者的距离正在缩小：身韵教师黄佳敏最近创作的女子群舞《四

季》就是从女班身韵训练中走来的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 

  谈中国古典舞创作的十年走向，不可能完全排除笔者的主观“意想”绝对客观地进行。“意

想”其实是由一种企盼的心情所制导的．我企盼我们的中国古典舞的语言机制能摆脱“行当

专属”而走向“情思同构”；我企盼这种语言能是一个从功能训练到风格训练、从教学语言

到创作语言都谐和整一的完美系统．这当然不意味着除身韵建构外就摒弃其他对中国古典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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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阐释。我们在引言中已经申说：基于当代民族精神的多元历史阐释中正是中国古典舞

的当代曙光；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当曙光浸漫苍穹之际，一轮红日就要喷薄而出了。 

 


